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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高度重视中国城镇化新阶段的环境保护问题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blems of Urbanization of China into the New Stage 

 

提 要：本文对过去中国高速城镇化带来的环境问题以及中国进入城镇化新阶段后将要带来的环境压

力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城镇化仍将继续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必须采取在城市新区和新兴城镇执行更

高环保标准、将环境保护要求纳入旧城改造、遏制城镇污染向农村扩散、努力降低基础设施建设对生态

环境的破坏、优化城镇布局减少环境污染、加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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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research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blems of urbanization of 

China into  the new stage.It studies the pas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y fast urbanization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environmental presure by urbanization of China into new stage with 

empirical analysis,and thinks that the urbanization of China will continue bringing great presure 

to environment.And so these measures must be adopted:executing more higher standards in the 

new district of cities and new towns, bring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o old city 

reform,containing the diffusion of pollution in cities and towns into rural areas,reducing the 

de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creasing pollution by 

optimization of layout of cities and towns, and increasing investment of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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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1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由5.94亿增加到6.91亿，城镇化率由44.94%上升到51.27%，

这是中国城镇化的一个小高潮。此后中国的城镇化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快速推进的中后期。城

镇化日益成为中国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生产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但与

此同时，高速城镇化难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的大小和方向又由诸多因素共同决定。 

国外不少学者对城市化与环境的关系进行过研究。Arrow 等人认为城市经济发展不能超过环境

的承载力,否则生态系统会崩溃[1]，而 Beckerman.W 却认为城市经济发展有助于改善环境[2]。Vernon 

Henderson 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的集聚规模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否则会对周边地区的环境产生很大

威胁[3]。众多理论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 EKC) 假说——环境与

收入之间呈反 U 型曲线关系的影响最为广泛[4]。很多学者从各个视角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

进行了实证研究，Grossman.G 和 Krueger 对人均 GNP 与城市大气污染、水污染进行了研究，证实

了 EKC 假说的存在[5]，但 N.Shafik 和 S.Bandyopadhyay 的研究却表明水污染与人均 GNP 之间不存

在倒 U 型关系[6]。 

很多国内的学者对地区的环境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宋建波和武春友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分析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7]；周树新认为浙江省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是导致环境问题

的主要原因，应该大力推进城市化和充分发挥城市化的综合环保和集中治污效应[8]；平措和土旦卓

嘎对西藏的环境保护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初步研究[9]。王家庭和王璇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为

基础，利用 2004－2008 年中国 28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人口、地域、非农产业和生活方式四个方

面的城市化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化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 U 型

曲线关系[10]。刘耀彬的研究结果与此有很大差异：1985—1995 年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废水排放的关

系曲线呈倒 U 型，而在 1996—2005 年，由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人们环保意识增强使

得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废水排放的关系曲线呈 U 型[11]。尽管这些研究都存在一些缺陷，或者数据的

时期太短缺乏代表性，或者城市化指标不够精确，但这些研究有一个共识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城镇

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不容忽视。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探索我国城镇化进入新阶

段后的环境保护问题。 

二、快速城镇化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以往的研究表明，城镇化与环境的关系非常密切。各国城镇化的历史也表明，在城镇化的快速

推进时期，往往伴随着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中国就正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而且进入了这个

阶段的中后期，城镇化速度将会趋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需要高度重视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保

护问题，因为我国“高投入，高排放，低产出”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节能环

保技术依然比较落后，全民环保意识依然不强，环保实施机制效果不显，工业化也未完成。如果我

国城镇化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那么拐点在短期内还不会到来，盲目乐观只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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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拉丁美洲的后尘。 

最近十多年里，中国城镇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污染和破坏生态两个

方面。工业化也对环境有也有很大影响，但是 2005 年以来，中国工业化水平变动不大1，本文可以

假定其对环境的影响不大。 

（一）城镇环境污染加重 

1.城镇水污染加重 

人口向城镇迅速集聚，城镇生活污水排放剧增。从表 1 可以看出，2000—2010 年城镇新增人

口 22809 万人，年均增长 3.87%，新增人口生活污水累计排放量增加 695.55 亿吨，占污水新增排放

量的 97.54%2，城镇人口与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相关系数高达 0.98。2001—2010 年城镇生活污水处

理率平均值仅 42.2%，未经处理的 1800 多亿吨生活污水和 240 多亿吨工业污水排放严重污染了城

市的水环境3。此期间全国水污染突发事件年平均 579次，超过所有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年平均量（1107

次）的一半4。环保部数据显示，我国 90%城市的地下水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有机和无机有毒有害污

染物的污染。2010 年,国土资源部和水利部联合对全国 182 个城市开展地下水水质监测工作，结果

显示在 4110 个水质监测点中,较差和极差级的监测点占 57.2%。中国城镇正面临相当严重的地下水

污染危机。 

表 1  中国 2000—2010 年城镇化与生活污水排放 

年份 

全国城 

镇人口 
城镇新增人口 

城镇人口 

增长率 

城镇生活污水

排放量 

城镇人均生活

污水年排放量 

新增人口生活污水

排放累计增加量 

万人 万人 % 亿吨 吨/人 亿吨 

2000 45906 2158 4.93 220.9 48.12 10.38 

2001 48064 2158 4.70 227.7 47.37 20.45 

2002 50212 2148 4.28 232.3 46.26 29.90 

2003 52376 2164 4.31 247.6 47.27 40.79 

2004 54284 1908 3.64 261.3 48.14 50.72 

2005 56212 1928 3.55 281.4 50.06 62.40 

2006 57706 1494 2.66 296.6 51.40 71.74 

2007 59379 1673 2.90 310.2 52.24 81.66 

                                                        
12005年—2011年中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经济的比重分别为 0.473,0.487,0.492,0.486,0.468,0.468,0.468（资料来源：

2005 年—2011 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根据下列方法估算：2000—2010 年生活污水累计排放量 3143 亿吨，新增人口生活污水排放累计增加量共

695.55 亿吨。假设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人均生活污水年排放量均为 2000 年的 220.9 亿吨，那么到 2010 年累

计排放 2429.9 亿吨，比实际累计排放量少 713.1 亿吨。因此，城镇化引起生活污水增加的比重=（695.55*100%）

/713.1=97.54%。 

3资料来源：根据表 1 及 2000—2010 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整理、计算。 
4资料来源：根据 2001—2010 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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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60667 1288 2.17 330.0 54.40 92.03 

2009 62186 1519 2.50 355.2 57.12 105.32 

2010 66557 4371 7.03 379.8 57.06 130.16 

总计  22809  3143  695.55 

平均值 56886  3.87 285.73 50.86  

资料来源：2000—2010 年的《中国环境统计公报》与全国及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城镇大气污染加重 

随着城镇人口迅速膨胀，非农产业迅速发展，城镇中工业与生活废气（包括二氧化硫、烟尘、

粉尘等）排放量明显增加，导致大气污染加重。其中，工业废气的排放是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我

国工业废气排放量占废气排放总量的 85%以上，而城镇化引起的非农产业集中与快速增长又是工业

废气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1990—2009 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城镇化对工业废

气排放的影响最大，即城镇化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导致工业废气排放增加超过一个百分点[12]。 

3.城镇固废污染加重 

高速城镇化会使工业与生活固废产生量剧增。2000—2010 年我国工业固废产生量年均增长

11.54%，而且近几年呈加速增长趋势，2010 年工业固废产生量为 24.1 亿吨，环比增长高达 18.14%，

是 2000 年的近 3 倍1。以 2000 年为基准，截至 2010 年我国工业固废产生量累计增加 68.5 亿吨，其

中城镇人口增加引起的增量占 45.71%2。同时，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也迅速增加，2001-2011 年城

市垃圾产生量年平均增长近 10%。城镇垃圾 80%以上采取填埋处理（2010 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累计

埋存量已超过 70 亿吨），焚烧处理比重尚未超过 20%，无害化处理率一直很低（2008 年全国城镇无

害化处理率约为 54%，其中城市为 66%，县城及建制镇为 16%）。中国 60%以上的大中城市陷入垃

圾包围之中，县城垃圾的处理问题也日益突出。 

（二）农村环境污染加剧 

城镇化过程中，污染向农村转移与扩散加剧了农村污染，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 

近十多年来，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土地日益稀缺，价格迅速上升，“生态门槛”也不断

提高，大量污染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向郊区与农村迁移。因为排污收费与处罚费用低、污染受害人

司法维权难、地方保护主义多、农村环保不受重视等原因，污染企业迁移到农村后很少进行治污设

施投资，排放的“三废”更胜以前，大大增加了农村水、土壤与大气环境的污染，导致很多受污染

地区农村居民的饮水、食物、空气致癌物质不断增多，癌症病发率增加，“癌症村”越来越多3。2000

                                                        
1资料来源：根据 2001—2010 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整理、计算。 
2假设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 
3因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与扩散，2002 年以来，“癌症村”、“怪病村”现象在中国频频出现，尤其是广东、江浙

等工业发达、城镇化速度超快的地区，并有向内地资源省份蔓延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到 2010 年确认的“癌症村”
有 33 个。 



Forum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No.1 201321 

—2008 年，与环境污染相关度较高的肺癌，城市和农村发病率分别上升 29.38%和 47.73%；与环境

污染相关度较高的肝癌，城市和农村发病率分别上升 13.04%和 17.12%1。1997—2005 年，我国因

环境问题上访者每年增加 30%，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农村。 

2.污染物向农村转移与扩散 

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我国很多城镇生态系统不堪重负，为缓解自身生态压力，把污染物直接

向农村转移与扩散。一是大量未经处理或虽经处理但不达标的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排入江河（据估

算，2000—2010 年未经处理的污水累计排放量超过 2000 亿吨），引起农业灌溉用水和农村居民饮

用水恶化；二是 90%以上的城市垃圾在郊外或农村堆放或填埋，截至 2011 年累计堆放或填埋量超

过 60 亿吨，逐渐污染周围农村的水、土壤与大气环境。例如上海市 2003 年起在金山区漕泾镇增丰

村附近的海滩新建了一个大型露天垃圾场，无任何处理措施，严重污染该村的空气、水源，结果该

村居民在 2006 年—2008 年患癌症病死者就超过 30 人。 

（三）生态环境破坏加大 

高速城镇化伴随着大规模的交通、供排水、供热、供气、防洪、园林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这

些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大部分会加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1.水环境破坏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增加污水排放量。除园林绿化、环境卫

生外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建成后会导致城市硬化地面增加，减少暴露土壤量，使得雨水向地下渗透大

为减少，从而导致三个较严重后果：（1）降水形成的地表径流量会增大，并且容易被硬化地面上的

垃圾等污染，形成很大的污水排放增量，严重影响江河湖泊的水质和生态环境。（2）容易引起城镇

内涝。2011 年夏季，长沙、南昌、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北京等多个大城市在强降雨中出现

严重内涝。2012 年夏季，中国城市内涝更为严重，其中北京还出现了多人死亡，损失惨重。路面

过度硬化是近十年来城市内涝频发的重要原因。（3）容易引起地下水补充不足。当前越来越多的城

市地下水过度开采，出现地面下沉，这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城市过度硬化、无法留住天降雨

水有很大关系。2011 年 6 月 23 日北京的降雨量平均约为 50 毫米，整个北京大约降下了 8 亿吨水，

如果能留住，够北京 2000 多万人生活用水 460 多天2。 

2.植被环境破坏加大 

园林绿化、环境卫生之外的基础设施建设会破坏原有植被，减少植被覆盖率。且基础设施建成

后造成大面积硬化，减少雨水渗透，使植被的生长环境恶化。如森林覆盖率达到 38%、远高于全国

18%平均水平的广州市区已无原生植被。广州城镇建设用地和道路等交互切割，导致其北部山地的

森林植被破碎化，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森林网络系统[14]。 

                                                        
1资料来源：全国卫生统计年报。 
2按照人均每年用水量 31 吨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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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城镇化新阶段的环境压力 

（一）中国城镇化阶段分析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大致呈“S”型曲线变化的三个阶段1：城镇化水平较低且发展缓慢的

初始阶段、城镇化水平快速上升的加速阶段、城镇化增速趋缓至停滞的终极阶段(见图 1)。根据对

日、英、德、法、意大利与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分析，加速阶段的起点（U1）城镇化率为

14.37%-18.62%之间；加速阶段中的后期放缓阶段起点（UM）为 36.6%-44.05%；加速阶段的终点（U2）

为 53.63%-69.48%；加速阶段的持续时间为 37~77 年。而较晚完成城镇化的韩国、墨西哥、巴西、

阿根廷、哥伦比亚、沙特等后发国家的城镇化加速阶段的起点、放缓阶段起点和终点的城镇化率明

显要高些，其平均值分别为 18.94%，44.82%和 70.69%[15]。 

 

城镇化水平（U）        

100% 

U2 

 

UM 

 

 

U1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0              t1                         t2    t3                                   时间 

图 1  城镇化“S”型曲线发展阶段 

韩国等后发国家的经验更适用于中国。如果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城镇化率，则中国

在1979年左右开始进入加速阶段城，此时镇化率为19.99%。2000年城镇化率为36.22%，增速4.14%。

此后十年里城镇化水平上升速度依然比较快，但增速不断下降，似乎表明中国城镇化进入了加速阶

段的中后期。但从 2008 年起城镇化的速度又开始提升，2010 年城镇化增速更是令人惊奇地达到历

史最高水平（6.63%），而且 2011 年城镇化增速也高达 3.2%，城镇化率更是达到了 51.27%2。合理

的解释是，统计口径改变（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按照城镇常住人口计算城镇化率，而以前则

是按照城镇户籍人口计算城镇化率）以及可能存在的较大的统计误差。考虑到 2000 年以来农村劳

                                                        
1Northam 于 1979 年提出城镇化“S”曲线发展理论，其后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使用 Logisitic 增长模型模拟世

界各个国家城镇化过程，并得出了图 1 中城镇化水平不同阶段临界点（U1，U2）与城镇化水平加速增长的拐点 UM

的众多不同的取值，并模拟出了第二个阶段大概的时间。 
2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1》以及百度文库：《中国城市化率(1949—2011 年)》

（http://wenku.baidu.com/view/7b497a2b915f804d2b16c18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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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数量不断扩大的实际情况，2000—2009 年显然低估了中国城镇化的速度，2010

年则是高估了中国城镇化的速度。根据中国当前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而农村可转移人口已经

大大减少的现实，可以基本上判断中国城镇化速度在近几年的急剧波动后又将逐步放缓，2010 年

可以视为中国城镇化加速阶段中的后期放缓阶段起点，2011 年起中国开始进入城镇化加速阶段中

的增速相对放缓阶段。这与韩国等后发国的经验比较符合，中国进入城市化率 70%左右的第三阶段

还需要 15~20 年的时间。 

（二）快速城镇化阶段的环境压力：国际经验 

城镇化加速阶段往往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环境保护的压力与日俱增。由于市场调节对具

有明显外部性的环保产品失去作用，所以英、美、日、巴西、阿根廷等国在城镇化达到加速阶段时

都出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情况。1960—1970 年日本城镇化率年均提高约 2.5%，此期间钢铁、

水泥等高污染产业迅速发展，城市大气与水质污染严重。为此日本经过持续的艰苦努力，到上世纪

80 年代才基本解决城市环境问题。如为了整治滋贺县的琵琶湖，日本就耗费了 25 年、185 亿美元

[16]。1955—1980 年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城镇化水平从 40%上升到 60%，只用了 25 年时间，而

欧洲用了 50 年时间[17]。过快的城镇化导致拉美城镇环保压力不断加大。1980 年巴西城市有 50%的

住房没有下水道设施，24%的家庭没有自来水管道，到 1991 年圣保罗市还有 5%的居民严重缺水[18]。

由于清洁自来水供应不足，1991 年 1 月起拉美爆发了大规模霍乱，共有 130 万人生病，1.2 万人死

亡。2004 年联合国环境署发表报告指出，拉美只有约 40%的污水进行过极低水平的处理，其他污

水则直接流入江河、湖泊和大海，造成相当严重的环境污染[19]。 

（三）中国城镇化新阶段面临新的环境压力 

由于中国城镇人口基数巨大，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污水、固废排放等都将

带来新的巨大环境压力。按照 2010 年的城镇人口数据，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生活污水

排放将新增 37980 万吨（按城镇生活污水年排放量 57.06 吨/人估算）；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将新增

293 万吨（按人均年产生量 440 公斤估算）；城镇工业固废产生量将新增 2.41 亿吨（按人均年产生

量 3.62 吨估算）。并会导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下降约 0.0073[20]。如果自 2011 年起城镇化率年

均增长 1.857%，则到 2020 年中国内地城镇人口将达到 8 亿左右，十年间将累计新增污水排放量 410

亿吨左右、生活垃圾 3.164 亿吨左右、工业固废 26.03 亿吨左右。 

三、城镇化新阶段的环境保护措施 

欧、美、日，尤其是拉丁美洲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是我国的前车之鉴。由于种种

原因，我国没有在进入加速城镇化阶段之时就充分吸取国外教训，高度重视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保

护，导致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今后的十多年我国城镇化仍将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后期，对此我们

必须继续予以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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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新区和新兴城镇建设要执行更高的环保标准 

城市新区与新兴城镇建设是城镇化建设的主要表现方式。与旧城区改造相比，城市新区与新兴

城镇建设在环保工作上具有很大的优势。要实现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目标要求，城市新区

与新兴城镇建设必须执行更高的环保标准，如地表水与空气质量执行Ⅱ级标准。为达到这个目标，

城市新区和新兴城镇建设必须走“绿色城镇化”道路：在城镇总体布局上注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

环境的协调；适当控制单位土地上的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重点发展绿色低碳环保产业，给企业设

置较高的环保门槛；在城镇建筑上强制使用环保材料，并注重建筑物周边的绿化建设。 

（二）将环境保护要求纳入旧城改造中 

一是把改善旧城生态环境纳入旧城改造规划的核心内容中，设置明确的绿化标准
1
。二是在旧

城改造中尽量不破坏原有的植被，不影响原有的湖泊和河流，不缩小原有的透水地面。三是在绿化

建设中要因地制宜，市区要利用空坪隙地多建小型绿地（公园），并在道路、广场、车站等多建绿

化带减少硬化地面，注意发挥绿化带向地下渗水的功能，在房屋、庭院进行垂直绿化；郊区则加强

植树造林，建立大型公园、森林公园等。四是适当降低旧城区人口密度，并外迁污染型企业。 

（三）遏制城镇污染向农村扩散 

一是把统筹城乡环保作为统筹城乡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把农村的环保指标纳入各级政府政绩

考核体系中。二是加强农村环境监管与执法力度，包括：建立健全农村环境监测体系，开展污染企

业专项治理，对可以通过整改实现减排降污的企业强化督办，落实治污整改方案；建立健全农村环

保专项法律法规，对不符合法律、政策或治污无望的企业坚决予以取缔；加强对落户农村的新建项

目管理，提高环保准入标准；加大对违法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使处罚标准高于治污成本。三是加

大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在农村大量兴建固废与污水无害处理设施。四是创建企业清洁

生产激励机制，对清洁生产企业给予税收、信贷优惠、政府采购等支持。五是发挥农村居民在环保

中的积极作用，重视农村居民的环保诉求，增加农村居民在农村环境管理中的决策参与权，充分发

挥农民对污染企业的监督作用，支持农村污染受害人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足够的赔偿和补偿。 

（四）努力降低基础设施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一是科学规划，尽量不破坏或少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破坏之后要在合适的地点修复植被，确

保不降低生态环境的净化能力。二是注重地面设计，减少地面硬化，比如铺设透水地面，在道路与

绿地间设置足够的水通道，修建植草排涝边沟，在基础设施附近建设低于路面的下凹式绿地等。三

是制定和实施环保施工标准，减少施工过程中的嗓音污染、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废污染等。 

（五）优化城镇布局减少环境污染 

一是优化城镇区划布局。可按照工业区、住宅区和商业区等不同功能区环境保护要求进行区划

布局,制定相应环境质量标准。新建的工业企业要集中于工业园区,对其所排放的污染物进行集中处

                                                        
1德国的城市绿地面积一般为 20%—30%，有的城市高达 40%—50%，人均 100 平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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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已建于市区的工业企业,则要搬迁至工业园,远离商业区和居民区。同时,在城市上风向、水源

地、旅游风景区和环境脆弱地带等地严禁兴建工业项目。二是根据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要求,优

化产业结构与工业企业布局。在市区谨慎发展第二产业,积极发展无污染的第三产业，鼓励与支持

发展污染少或无污染的高新技术产业，确保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六）加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2001 年以来我国的治污总投资与城镇环境基础设施投资额增长速度很快
1
，但投资额占 GDP 的

比重增幅很小（治污总投资额占 GDP 的比重一直稳定在 1.35%左右），这说明我国治污投资增速较

慢
2
。因此，必须加大城镇化过程中的治污总投资，尤其是加大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

确保污水与固废的无害处理率能在短期内有较快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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